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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五到五勤”说与洋务实践

郦　波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出过一

个著名的“五到”理论，又被称

为“五勤”理论。他在谈到人才

培养时说：“必取遇事体察，身到、

心到、口到、眼到者。”（《曾国藩

全集·家书》）这里虽然说的是

“四到”，但在同时与友人的书信

中他又说：“办事之法，以五到为

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

到、口到也。”（《曾国藩全集·书

札》）这里已明确提出了“五到”

论。曾国藩在论为官之道时又说

为官者当有五勤：“一曰身勤：险

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

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

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

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

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

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

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

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

（《曾国藩全集·家书》）

“五到”虽然就人才培养而

言，“五勤”虽然就官员培养而言，

但它们俱出于《曾国藩家书》，可

见他所主张的“五到五勤”说也

是对家人子弟提出的一种修身乃

至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的要求。

事实上，曾国藩自己也是“五到

五勤”说的忠实实践者。最能体

现“五到五勤”实践的就是他开

辟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

一、眼到与眼勤

在这一点上，与曾国藩最有

可比性的就是他的前辈林则徐。

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史上“睁眼

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曾国藩就

是近代史政坛上“睁眼看世界的

第二人”。

曾国藩论“眼勤”时说：“遇

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

复审阅。”说明他说的就是一种

行为习惯。哪怕只是看一个人，

也不急着下判断，而是仔细详尽

地观察；哪怕只是读一篇文章，也

不急着树自己的观点，而是反复

阅读，细审详辨。很多人以为这

种仔细观察的良好行为习惯是西

方科技文明环境下所特有的，其

实这种认识大谬不然。宋明理

学讲究“格物致知”，仔细观察就

是“格物”必备的一种行为习惯。

曾国藩号称晚清理学大师，他在

“格物致知”这一点上自然下足

了功夫。但理学所强调的“格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了追求事

物背后的规律性，很多儒家知识

分子在实践中跳跃了“格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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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直接想当然地去“致知”了，

这也是理学为什么既强调科学观

察却又未能衍生出现代科技文明

的关键。

曾国藩算是看到了理学家

的这个通病，所以他特别强调观

察、了解与认知，也就是他所说的

“眼到”与“眼勤”。比如他被当

时及后人津津乐道为晚清相面大

师，甚至连《清史稿·曾国藩传》

里也信誓旦旦地说他“每对客，

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

其优劣，无或爽者”。如此夸张地

说他相人、相面的功夫，因此彻底

造就了曾国藩晚清相面大师的称

号。其实，哪有什么相面大师，其

本质不过就是曾国藩所说的“遇

一人，必详细察看”，就是“眼到”

与“眼勤”，就是仔细观察、深入

了解的行为习惯。

二、心到与心勤

“心 到”与“心 勤”的 方 法

是“积苦思”与“至精诚”，而“心

到”与“心勤”的目标则是“开”

与“通”。“积苦思”就是反复思

考、思索、思想，“至精诚”则是全

身心地融入与追求，这样对于要

了解的事物与对象才能最终有

“开”与“通”的把握。开，就是

真正了解；通，则是彻底把握。

曾国藩在“眼到”、“眼勤”之

外，特别强调“心到”与“心勤”。

而他“心到”与“心勤”的直接结

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大

数学家李善兰来投奔他时唯一的

要求是让曾国藩帮他出版自己翻

译的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

曾国藩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却慨

然允诺，自掏官俸 600 两白银为

李善兰出书。曾国藩虽然看不

懂，却深知这部数学名著的重要，

所以他想用自己的声名为李善兰

做一些宣传，最好的办法就是以

一代大儒的身份为李善兰此书作

序。可曾国藩对书里的内容丝毫

不懂，又怎么作序呢？曾国藩自

有他的办法！

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在老

爹的影响下，知道只学习儒家的

经史子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渐

渐喜欢上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

后来甚至为此而冒天下之大不

韪，表示要放弃科学考试。族中

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

子疯了，唯有父亲曾国藩对此却

表示大力支持。现在曾国藩让曾

纪泽拜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这些

中国近代史上的大科学家为师，

然后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为李善

兰这本《几何原本》的译作写一

篇序。序写出来之后，曾国藩又

反复审阅、学习多次，最后署上自

己的大名，为李善兰成就科学家

之大名，甘愿做一颗大大的铺路

石。后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

容闳这些科学家帮他办兵工厂，

整个过程中曾国藩自己也是全身

心投入的，他的洋务意识正是在

这个“心到”与“心勤”的漫长过

程中才渐次形成的。

三、身到与身勤

曾国藩解释“身到”与“身

勤”说：“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

苦之境，身亲尝之。”就是说不论

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

品尝。验“险远之路”，这叫行；

品“艰苦之境”，这叫知！所以有

“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曾

国藩也是这个意思，做事情首先

要能入乎其内，不要做局外人，这

是行，是以身“验险远之路”。比

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

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

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

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

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

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

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

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

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

当然，彼时并没有公派留学，容闳

也完全是凭着个人“身勤”与“身

到”的品质和毅力，在美国大学史

上留下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

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

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认为腐败的

清政府并不值得他效力，所以他最

先投奔的是太平天国。可等他冒

着生命危险穿越交战区来到太平

天国的都城天京后，当容闳看到天

京城里有着 1200 个有特权的王

的时候，他彻底失望了。再加上他

的七条救国主张，最终也石沉大海

了无消息，容闳由失望而心凉，最

后悄悄离开了他曾经寄予无限期

望的太平天国。

这时候，曾国藩从华蘅芳、李

善兰等人口中听说了容闳，因为

容与华、李等人都是那个时代最

杰出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他们彼

此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虽然曾

国藩知道容闳曾经去投奔过太平

天国，但他对容闳的七条救国主

张却大为赞赏，所以想方设法让

李善兰、华蘅芳把容闳请来。容

闳勉强来见曾国藩，初次见面，

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

质所打动，然后曾国藩提出了一

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而容闳居然

也就答应了这个匪夷所思的请

求。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

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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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00 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

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

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

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

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

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

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

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

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

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

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

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

美国的航程。

容闳为此感激莫名，誓报曾

国藩知遇、信任之恩。可是他到

了美国之后，正赶上长达四年的

南北战争，他耗费了近两年的时

间，才完成了曾国藩的使命。容

闳离开后，年余不归，很多人都

对曾国藩说，容闳一定是携款私

逃了，可曾国藩却一直认为容闳

定不我欺，而容闳之所以迟迟不

归，只是因为他要走的是“险远

之路”，他遇的是“艰苦之境”而

已。曾国藩能如此信任容闳，固

然有他“眼到”的准确观察，“心

到”的精神共鸣，但一定还有他

自身“身到”的经验感知。因为

他知道，容闳也一定能和他曾国

藩一样，是一个能做到“眼到、心

到、身到”的人。果然，历时整整

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

着他从美国购买的 100 台能够

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

是在这 100 台机器的基础上，曾

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

制造局。

如果说以身“行险远之路”

是入局，是入乎其内，那么临事时

以身“尝艰苦之境”则蕴含着某

种调查研究的精神。

在容闳出国购买机器的同

时，曾国藩不等不靠，全力支持华

蘅芳、李善兰、徐寿这一批在当时

中国最为优秀的科学家首先在安

庆搞起了兵工厂，这就是鼎鼎大

名的安庆内军械所。开始安庆内

军械所只是生产一些枪支和炮

弹，后来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他们

开始试图制造和西洋军舰一样的

火轮船。后来，当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艘中国人自己制造出的军舰

“黄鹄”号试航的时候，曾国藩走

上船，从船头到船尾只走了一遍，

立刻就说出了船身的长度。可见

他平常调查研究之细致，可见他

这种“身到”、“身勤”之中的用心

与投入。

正是曾国藩自己的“身到”、

“身勤”精神感染了他身边的人，

华蘅芳、李善兰、徐寿这些杰出的

科学家才努力为他建造中国人的

第一艘军舰，容闳才为他甘愿远

涉万里购买机器，后来容闳更提

出一个有关民族命运的“身到”

计划——即选派留学生到美国留

学，让中国人亲身体会与西方科

技文明的差距，从而改变一代人！

这个计划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

所以容闳费了很大劲也招不满首

批留美的 30 个留学幼童，可见这

种见识在当时是多么超前。可曾

国藩理解容闳，因为他们都是讲

究“身到”与“身勤”的人，正是在

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之下，容闳的

公派留学生计划最终得以实现，

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而他教育救国的梦想也在某种意

义上因此而得以实现。

四、手到与手勤

曾国藩在解释“手勤”时虽

然只是说“易弃之物，随手收拾；

易忘之事，随笔记载”，看上去只

是很小的生活习惯，但它背后折

射出来的意义却是非凡的，因为

这种“手到”与“手勤”意味着对

动手习惯的提倡与培养，而动手

习惯则意味着创造意识的形成与

确立。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

尤其是在那个封闭、愚昧、落后、

缺少科学精神与创造意识的时代

里，这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曾国藩之所以要建安庆内军

械所，之所以后来要建江南制造

局，缘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

要事件——阿思本舰队事件。

赫德折腾了两年，花费清政

府巨资打造了一支全由外国人

掌握的舰队，这不是荒唐透顶的

事吗？所以双方后来吵来吵去，

阿思本舰队最终解散，而清政府

为此白白损耗白银达七十余万

两。曾国藩自始自终都主张，不

论是买还是造，控制权一定要在

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样才能“师

夷长技以制夷”，才能不失去主动

权。而在“师夷长技”的过程中，

我们中国人只要肯努力，肯埋头

苦干，肯卧薪尝胆，肯“手到、身

到、眼到、心到”，就一定能缩小与

西方列强的差距，甚至最后超越

西方列强，一雪国门洞开之辱！

曾国藩为此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

口号——“徐图自强”！后来，这

四个字成了曾国藩洋务运动的出

发点。本着这种意识，他全力支

持华蘅芳这一批中国近代史上最

杰出的科技人才自主研究，筹建

安庆内军械所。而容闳也正是感

受到了曾国藩如此沉重的使命意

识，才愿意为他抛头颅、洒热血，

作终身的追随。

当然，“徐图自强”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不是一般的难。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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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开始组建安庆内军械所时，广

纳天下英才，以信仰感召了大批

优秀的知识分子，像数学家李善

兰、华蘅芳，化学家与物理学家徐

寿父子，这批当时最优秀的科学

家都来到他的幕府。曾国藩鼓励

他们放开手脚，要造出中国人自

己的军舰来。这些科学家日以继

夜，居然只用短短七个多月的时

间，完全靠自己动手摸索，制造出

了中国第一台轮船发动机。曾

国藩感慨地说：“洋人的智巧奇

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

（《曾国藩全集·日记》）

可制造出发动机到制造出轮

船，还有相当的距离。后来，在长

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庆内军械

所的这批科学家们经历了无数次

的失败，但曾国藩从来不责备他

们，只是不停地为他们打气，因

为他相信，如此一批有信仰的人

在一起，能如此“手勤、身勤、眼

勤、心勤”地做事情，那就没有做

不成的事！所以当历时两年之久

才造出来的中国第一舰军舰“黄

鹄”号试航的时候，曾国藩虽然

在日记里冷静地说这艘船还是

“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他却对

这批科学家说，他坚信既然中国

人能自己造出轮船来，就会有自

己的舰队！

五、口到与口勤

曾国藩认为“言多必失，做

多必得”，所以他个人向来强调

“戒多言”，怎么又会在“五到”与

“五勤”里有“口到”与“口勤”呢？

其实，曾国藩“口到”与“口

勤”里的“言”并不是“戒多言”

里的“言”，这里的“言”恰恰是

“做”的一种。他自己在“五勤”

里解释“口勤”是“待同僚，则互

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

这里的规劝与训导正是曾国藩为

人的可贵之处。事实上曾国藩是

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章太炎说他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章太炎：《章太炎学术论著·检

论》）。可虽然争议如此大，国学

大师钱穆先生却曾经说，不论恨

他爱他的人，大家倒都承认曾国

藩算得上一个标准的教育家。原

因就在于他的“口到”与“口勤”，

就在于他的“规劝”与“训导”。

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不仅对曾家

子女、子弟进行规劝与训导，他为

了要办有主义的军队，也对自己

的学生、对自己的幕府成员、对

自己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进行“口

勤”式的规劝与训导。这样一来，

他的家训就从家庭教育的范畴迈

向了社会教育，所以曾国藩家训

在中国传统家训中非常独特，就

是因为它不仅具有家庭教育意

义，更具有非凡的社会教育意义。

当然，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

他的这种“口勤”是与“身勤”结

合在一起的，表现为一种独特的

调查研究的方式。比如在安庆内

军械所发展初期，他总要在繁忙

的军事乃至公务之余，到军械所

生产第一线去视察，去问询，去给

那些科学家鼓劲、打气。后来他

到南京做两江总督，而江南制造

局设在上海，虽然两地相隔甚远，

他也异常繁忙，但他只要有可能

总是要过问江南制造局的发展情

况。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之所

以在江南制造局上下那么大的气

力，也是因为那是他老师曾国藩

最关心的期望所在。说起来，曾

国藩的死也与他的“口到”与“口

勤”有关。他晚年在两江总督任

上，虽然身体羸弱，却十分关心江

南制造局的发展。1871 年年底，

他专门到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视

察，当时江南制造局的总工程师

美国人科尔与傅兰雅接待了这位

曾大人。后来在曾大人热情而细

致的询问下，科尔与傅兰雅终于

说出了对江南制造局的失望，他

们说以江南制造局的条件，在国

外的话，它的效率一定能提高很

多倍，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简直是

浪费。当曾国藩再次追问这一现

状的原因时，科尔直言——这是

因为体制的问题！

曾国藩突然意识到，体制不

变革，他的洋务运动，他的“徐图

自强”，不过终将是浮云一场！曾

国藩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再也没

了视察的兴致。自上海回到南京

后，一下就病倒了。这一病沉疴

难愈，拖延了三个月后，一手开辟

了洋务运动的曾国藩终于离开了

人世，时年 61 岁！

纵观曾国藩一手开创洋务

运动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曾国

藩从“五到五勤”说入手，放眼世

界，学习创新，勇于实践，这才有

了革故鼎新的洋务运动。虽然洋

务运动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但

由曾国藩一手开辟的实践学习论

主张毫无疑问已为中华文明向科

技文明的迈进引入了第一缕曙

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

才成为容闳口中所说的“其识量

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的

“曾文正”。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

系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著名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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